
♣ 傅 敏

填充时光 黄岗寺的前世今生

聊斋闲品

♣ 曹红旗

李白在嵩山南麓的
那场大酒

天宝十一载（752）秋，嵩山南麓的颍阳
山居，柴门半掩，松涛入户。月光漫过青瓦，
泼在石案上的酒樽里，漾出碎银般的光。

李白已被“赐金放还”8年，长安的御羹、
贵妃研墨的荣光，早已成镜花水月。此刻，
他斜倚石榻，白袍沾着酒渍，与道士元丹丘、
隐士岑勋对坐，面前的酒坛已空了3只，空气
中飘着羊肉的焦香与新酿的清冽。这场登
封山间的大酒，醉了诗仙，也醉出了那首振
聋发聩的《将进酒》，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听
见那首关于盛唐的狂歌与慨叹。

李白来登封，是奔着元丹丘的颍阳山
居。他与元丹丘相交半生，诗中提及这位“丹
丘生”不下14次，称其为“逸人”“吾友”。此时
的李白，早已不是那个“仰天大笑出门去”的
狂生。长安的失意，仕途的坎坷，让他在江湖
间辗转，胸中积郁如乌云密布。登封的嵩山，
成了他暂时的栖所。颍阳山居北倚马岭，连
峰嵩丘，松竹环绕，正是他寻求精神慰藉的净
土。而岑勋，这位千里迢迢赶来的友人，恰似
为这场酒局添了最后一把火，让3个失意的
人得以借酒消愁，共诉平生块垒。

酒过三巡，李白的醉眼亮了起来。他猛
地拍案起身，酒樽倾倒，酒液顺着石案流下，
滴在青石板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他的声音嘶哑却有力，穿透松涛，惊起林间
宿鸟。元丹丘捻须而笑，岑勋举樽相和，烛
光在三人脸上跳跃，映出各自眼中的豪情
与落寞。

李白踱到院中，望着天上的圆月，望着
远处嵩山的剪影，胸中的郁气化作诗句，奔
涌而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
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
青丝暮成雪！”他的脚步踉跄，却带着一种
惊心动魄的力量，仿佛要将这天地间的不
公与遗憾，统统都吼出来。

这酒，喝的是快意，更是悲愤。李白想起
自己一生怀才不遇，空有“安社稷”“济苍生”

的抱负，却只能在山水间放浪形骸。他喊着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看似旷
达，实则藏着无尽的无奈。他想起陈王曹植，
当年宴平乐斗酒十千，何等洒脱，却也遭人排
挤壮志难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这是他对自己的慰藉，也是对命运的
抗争。他的手抚过腰间的佩剑，那剑曾想斩
尽世间不平，如今却只能与酒为伴。

酒至酣处，李白的狂态尽显。他解开
衣襟，露出瘦削的胸膛，迎着山风高歌。“烹
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的声
音越来越高，引得远处村落的犬吠，却更显
山间的寂静。元丹丘递过醒酒丸，他扬手
打翻，大笑道：“丹丘生，你不懂！这酒，是
我李白的命！”他指着门外拴着的五花马，
又摸了摸身上的千金裘，高声喊道：“五花
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
古愁！”这一声呐喊，是狂放，是绝望，更是
一种破釜沉舟的解脱。在这一刻，所有的
失意、痛苦、不甘，都化作了酒，化作了诗，
化作了永恒。

岑勋与元丹丘都沉默了，他们望着这
个在月光下癫狂的诗人，心中五味杂陈。
他们知道，李白的愁，不是个人的愁，是生
不逢时的愁，是怀才不遇的愁。这“万古
愁”压在李白心头，也压在每个有理想、有
抱负的文人肩头。李白吟罢，颓然坐倒，酒
意上涌，靠在石榻上沉沉睡去。月光为他
盖上一层薄纱，松涛为他唱起摇篮曲，仿佛
要将他的所有烦恼都带走。

这场大酒，成了李白生命中的一个里
程碑。《将进酒》以其磅礴的气势、奔放的语
言，成为唐诗的巅峰之作，也成了李白精神
的写照。而登封的颍阳山居，也因这场酒、
这首诗，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千
年后，当我们站在嵩山脚下，仿佛仍能看见
那个白衣飘飘的诗人，在月光下高歌，在酒
中沉醉。他的狂，他的悲，他的豪情，都化
作了嵩山的石，颍水的波……

央视开年热播历史正剧《太平年》正在引发全网热
议，该剧聚焦“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五代
十国至北宋初期为背景，讲述吴越国君主钱弘俶以苍
生为念、和平归宋的壮阔故事，由白宇、周雨彤、朱亚
文等实力主创联袂演绎。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品牌“人文之宝”宣布，
将同步推出该剧唯一官方授权艺术设定集，作为国内
首部吴越文化全景设定集，为观众与收藏者解锁剧集
背后的历史考据与创作匠心。

这本设定集堪称“光影外的文化盛宴”，将主创团
队数年心血浓缩其中。核心亮点十足：收录官方故事
大纲权威历史年表，清晰呈现吴越国与中原政权的双

线叙事；详解钱弘俶、赵匡胤等核心人物小传与角色
塑造心路，搭配高清定妆照与人物关系图谱；独家披
露服饰的纹样考据、场景原画及道具详解，还原唐宋
之交的美学气韵；更有导演、编剧等主创深度访谈，揭
秘剧本 3年打磨的巧思与影视化挑战，附赠历史参考
资料与吴越文化地理图，引导读者触摸真实历史。

依托《太平年》主创团队官方授权与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专业编撰，设定集兼具历史深度与艺术价值。

据悉，该书于 2026 年随剧集播出同步开启预售，
既是历史剧爱好者的收藏佳品，也是传统文化传播的
重要载体，让读者在书页间重温那段决定华夏走向的
往事，感受跨越千年的“太平”智慧。

荐书架

♣ 左素菊

《太平年》：解锁剧集背后的历史考据

起初院落室屋不过一两口人，二三间
茅屋，五六只鸡鸭。人少事简，少有动静。
到最鼎盛时，三四世同堂，六七人丁相处，
长幼尊爱，甘苦共同；欢闹说笑，嚷嚷吵吵，
迎送来往客，闲谈家国事。凡有人活动处，
都生发着故事或故事的生动细节。

小院联系着街道、村落、集镇、城市、异
域。从小院进出的家人、客人，身份不同。
有天南地北的远客，有近在咫尺的乡邻。
他们来时如水，随涡就旋，小作停留，旋既
而去。从院落向外走时，又如屋檐雨水，以
点滴行动汇聚于街巷闹市，波流于车水马
龙。来去皆为：做所念之事，见所念之人。
于我，院屋是走出时注加能量的站点，归来
时点燃着温暖的灯火。

原本对院屋是疏淡的忽略的。每天来
来回回，停停走走，吃饭、睡觉、脱衣、穿衣。
反反复复、平平淡淡。模糊的意识里一直
没有弄懂：走出是为了更好地安居？还是
安居是为了更好地走出？真正意识到家的
重要、血浓于水的血缘亲情时，院落、老屋
已被风雨浸剥，斑驳不堪。其时，爷爷奶奶
已作古多年，偶尔会在像框里看他们一
眼。我们姊妹几个已单门立户、伸枝散
叶。院子里来来回回进出的身影多是父亲
和母亲。我们也会隔三岔五来院屋，却如
做客一般短期停留，一切熟悉如初又恍如
隔世。每回走一次都多多少少会触动一些
往事，一些岁月的记忆。此时，念家的思绪
被往事鼓动，很快活跃起来。

父母成为这一段时光里的主角。他们
将大把的时间都花费在院落、屋子的打理
和维护上，从里到外，定时定期有规律地擦
洗、打扫，修修补补。然而，岁月却逆袭着
它们，将洁净的院落飘一地树叶、浮一层尘
土，还有那些被烟熏火燎的厨房、屋子、瓶
瓶罐罐、旧桌子板凳，把他们向岁月的深处
拖拽着。这样的起居环境倒像是专门为他
们量身定做的，与他们的年龄、气质、容颜、
行动搭配得恰当适合。那一段时光有20多
年，他们相互扶持关爱，种菜、养花、喂鸡、养
鸭，偶尔去帮儿女们看看孩子，到街头和同
一茬人聊聊往事扯扯家常。习惯自然，安
然知足。

时光，总是在安神一段后就又开始动
作，也或许从来没有安神过。它总是在我
们认为安神的表象里悄悄地动作，不知不
觉中，它从瓦缝里生出瓦松，将屋檐的椽头
淋湿腐朽，把墙皮脱落得花花斑斑。当那
棵杏树弯弓着脊背，艰难地撑开一树的杏
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父亲，此时随着那
棵杏树一般腰身弯弓，头顶的白发已稀落
得能数清还有几根。母亲已去世多年。院
落、屋子内外，就仅有父亲瘦弱的身影在进
进出出。老屋已在去年就有了漏雨的迹
象，我们姊妹几个动员父亲去城里生活已
记不清次数，父亲一再坚持自己的主见，宁
愿和一锨泥补一下漏处，也不肯挪出老屋
半步。他铁了心，要把毕生填充给这一处
院落、这一段时光。

有一段日子没有回老院了。开门时，门
锁已锈迹斑斑，钥匙伸进锁心时，锁心都推
推挡挡，不想接纳。门开时，几道光柱从屋
顶斜照过来。约是前几日刚下过雨，屋的地
面上还残留着雨水滴过的痕迹。窗口的玻
璃上积了一层灰尘，蜘蛛网横七竖八地扯在
窗户、墙角。只有父亲和母亲的遗像还在桌
上摆放着，依旧在履行着房子主人的职责，
无声息地守护着苍老的院子、老屋。父亲的
遗照显得稍新一些，他在3年前去世。他一
走，家就只剩下空空的屋子、空空的院子。
那些陪伴了他们一辈子的柜子、桌子、凳子、
瓦缸、瓶罐，像是失去了主人，迷迷糊糊，苍
苍茫茫，不知所向。透过蜘蛛网望向窗外，
一米多高的蒿草已高过窗台，几株藤蔓顺着
窗户正向上攀爬。从院门到屋门前的那条
曲径被草蔓遮掩得隐隐约约。那堵土坯垒
砌的南向院墙，经历了两场秋雨后实在坚持
不住，胯塌下两个豁口。从街巷路过，很轻
易会看到残缺的院落屋子，还有高出窗台的
花草藤蔓。

邻居们每每路过，陡生感慨：这屋子不
住人，说老就老了！村里负责新农村建设的
干部每次遇见，免不了要说到房屋：咱们村
里破旧的房屋屈指可数，你家的老院儿排名
第一呀！再不打理可就要影响村容村貌
了。傅家在村里属于飘零小户，寂寂无闻，
因为老院破旧不堪提升名气实在划不来。
去年，下了狠手筹集财物，用了多半年，把老
屋翻新。一座简单整洁的院落、房屋随着自
己的心意从地面拔起，稍作装修美化，竟然
出落得招来邻居羡慕、路人驻足。

在城里待了多年，难免生发压抑感，多
少厌烦了些当下城里的起居。老家小院的
落成，从心里着实觉得多了一份清新舒畅
的空间，也多了一份情不自禁的向往，索性
又从城里移了回来。闲时，种花弄草，养鸡
赶鸭，到街巷与昔日同伴聊聊往事，说说家
常，觉得多了一些生活的情趣。

来去街巷，进出院落，总会有孩童、晚
辈恭敬地叫着“爷爷”。逢年过节，晚辈们
一茬茬过来，一声声喊着“大爷”“爷爷”磕头
拜年。开心过后，忽然觉着，岁月的利刃已
架在颈项，你不服老，谁饶你！

孩子们前些年与他们的爷爷接触多
些，记住了那个院子那个老屋爷爷苍老的
身影，实话实说：爸爸，你越来越像俺爷爷
了。我淡然一笑：以后会越来越像。接下
来，我应该会被岁月规校成父亲的神情形
态，在院屋里里外外来来回回，随着院屋变
旧变老，填充在这一段专属自己的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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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德宁

黄岗寺的由来和美丽传说

黄岗寺历史上最早叫作“黄岗”。《郑州古今地
名传说故事》记载：“黄岗寺位于郑州西南 7.5 公
里处。”据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该村荆氏坟
茔碑文记载：“荆氏祖先原为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桑
长坡人，明朝初期荆麟迁于郑州坤偶，离城15里，
有陵独秀，名曰黄岗，土地丰腴，林壑优美，荆氏卜
居处也。村艮方里有吉地，纵横50余步。荆氏迁
此后便围绕黄岗安营扎寨，繁衍生息。古人讲究
卜居，看这一带土岗地势形若游龙。”可以断定，明
朝时期，这里叫作“黄岗”。

在郑州西南有新密。新密有圣水峪。清代乾
隆十一年《圣水寺重修大佛殿碑》文曰：“密邑东北
偶圣水寺为密东五大名寺之一，东有响潭寺，西有
洞林寺，南有光林寺，北有黄岗寺，圣水寺居其
中。”由此可见，黄岗寺在乾隆十一年就称作“黄岗
寺”了。甚至，康熙年间就已经叫作“黄岗寺”了。
据清《康熙郑州志》记载：金水河俗名泥河，在城西
关外一里，乃郑水之也。源出梅山北黄龙池。东
北流经黄岗寺、耿家河，渐至郡西如金带。以其来
金方，故名金水，旧渠自回回墓东北绕日城，与祭
城水合，总名郑河。这虽然描述的是金水河，但是
说明那时已经明确叫“黄岗寺”了。

郑州黄龙岗和新密圣水寺的传说和黄岗寺有

关。黄岗寺和黄龙岗属于嵩山余脉，黄龙历劫人间，
年年为百姓做尽好事，不计报酬。一年大旱，圣水寺
黑龙占据黄龙池，大旱几个月。人们正发愁，黄龙送
来粮食。百姓们跟着黄龙加入战斗，和盘踞的黑龙
天上人间决斗，一直较量到邙山。黑龙在黄岗寺一
带战败，往东北邙山方向溃逃，从此一蹶不振。后
来，人们在黄龙和黑龙打斗的地方，修了“黄岗寺
寨”。黄岗寺村民抵抗了来自西南山区的土匪，国民
革命军在这里打赢了1941年的黄岗寺战役，击毙
日军300余人，击毙日军联队长小林光二。

黄岗寺曾经出了几个革命军人，一个叫荆乃
同，另一个叫荆振昌。荆乃同早年上过冯玉祥办的
军校，加入国民革命军，积极抗日，后随高树勋将军
在河北邯郸起义加入解放军。荆振昌是中共无线
电专家，跟随毛主席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受到毛
主席接见。还有一个伤残军人，抗美援朝战士荆明
文，1948年参军，解放战争中担任机枪手，立下一等
功，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又三次立功。

“白秀”和解放军的美丽爱情故事

黄岗寺烈士陵园，门前有一条丹青路，这条路
笔直。路两旁有高大的青松翠柏。过去烈士陵园
有两个门，东门和北门。路两边是一片绿油油的
麦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有一个姑娘到这

里学骑自行车。她骑得飞快，忽然撞到一棵树上，
忍着疼站起来去扶自行车，却怎么也推不动。

这时走来了一个解放军，长得高大英俊。面
对着姑娘，微笑去帮忙。姑娘的脸红了，不觉爱上
了他。后来，女孩在来烈士陵园的路上，总能见到
这个解放军。一来二去，发展到了要领证结婚，他
们俩去粮食学院对面的照相馆拍了照。可是，上
面突然有重大的任务要执行。解放军告诉了姑娘
他家地址。等了几年时间，不见自己的爱人回来，
姑娘便到解放军家里找，原来几年前他就牺牲在
战场上。不到一年时间，女孩思念成疾，无药可
医，去世葬在黄岗寺河西（金水河西边）。这就是
黄岗寺“白秀”的故事。烈士陵园东门围墙外，是
一片小树林，据说是解放军和那个姑娘谈情说爱
的地方。

黄岗寺是人类久远的栖息地。黄岗寺遗址位
于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黄岗寺村北的
烈士陵园及其周围，金水河的东岸台地，东西长
500米，南北宽 450米，面积 225000 平方米。遗
址区地势较周围稍高，为一块突出的台地。现该
遗址被烈士陵园及其民房占压。遗址区内发现有
房基，采集有红陶钵、尖底瓶、彩陶罐等陶器残片，
文化层厚1米~1.5米。烈士陵园内的绿化地带发
现有较为丰富的陶片和红烧土块等。陶质有夹砂
陶和泥质陶，以夹砂陶为主；陶色有灰陶、红陶、褐

陶、彩陶等；纹饰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素面等；
可辨器形有陶罐、瓮、鼎等遗物。该遗址的文化内
涵丰富，文化堆积较厚，为仰韶、春秋战国文化时
期遗址。

以“菜”为生的黄岗寺

据《郑县志》记载，黄岗寺古时候蔬菜品种就
有葱、蒜、韭、芥、萝卜、南瓜、冬瓜、芹、菘、金针菇
等 30余种，上世纪 90年代以前黄岗寺还是农村，
是远近闻名的“菜区”，当然还有粮田，。

那时，人们送菜到城里用的是架子车。车
前后有荆包，绳子揽着。当然也有个别富家用
汽马车的。特别是到了冬天，郑密路送菜的队
伍络绎不绝，就像一条长龙，形成一道道靓丽的
风景线。

城市的生长，在这里留下了现代化的年轮。
推土机的轰鸣带走了昔日的杂乱，一座座充满现
代气息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它们错落有致，勾勒
出崭新的城市天际线。道路是城市的血脉，随着
工人路、寒山西路等配套道路的建成与验收，区域
通行能力显著提升，毛细血管般的路网将社区与
城市主干道紧密相连。曾经被视为地理和心理边
缘的南三环，如今已成为连接繁华的快速走廊，车
流如织，象征着黄岗寺已从“边缘”走向“枢纽”。

国色朝酣露国色朝酣露（（国画国画）） 马新跃马新跃

知味

♣ 王新立

白面馍 黑包子
物资匮乏的岁月，日子像村口那条干巴巴的

土路，一眼望去，没有什么鲜亮的色彩，但却偏偏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洇出几分甜。那时候最盼的就
是过年。不是盼新衣裳，不是盼鞭炮响，而是盼着
奶奶在灶台上蒸出的那笼热气腾腾的白面馍和黑
黢黢的杂面包子。

一入腊月门，风就带着年味儿了。奶奶那双
平日里不是纳鞋底就是绕棉线团的手，一到年根
儿，会变得格外忙碌。扫房子，剪窗花，再把那口
黑铁锅擦得锃亮。大年三十上午，太阳懒洋洋地
挂在天上，院子里那棵红枣树，枝丫光秃秃的，麻
雀在枝头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凑热闹。奶奶
搬来那口大瓦盆开始和面蒸年馍。先是和杂面，
奶奶用她那双巧手，把红薯面、玉米面、高粱面掺
在一起，再用不紧不慢的动作，把各种杂面极力搅
拌均匀，和面盆沿上沾着的面絮，都被她用指头轻
轻刮下来，揉进面团里。

杂面和好后，她就把备好的包子馅端出来。
这一盆包子馅味道很诱人：粉条用温水泡软，剁得
碎碎的；自家菜园里种的萝卜，焯水后挤干水分，
切成碎块；最金贵的，是那些用猪肉膘子炼成的金
灿灿“油渣子”。那年月，猪肉是稀罕物，一年到头
也吃不上几回，过年时割上一小块，瘦的部分切下
来炸成小酥肉，肥肉膘子那部分就被炼成油，连同
剩下的“油渣子”一同剁进馅里。奶奶在拌馅的时
候，我就蹲在案板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鼻子使
劲嗅着那股肉香，口水差点流下来。粉条、青菜、
猪肉油渣子，拌上盐和纯正的五香粉，就是天底下
最好的包子馅儿。

奶奶擀杂面包子皮，擀得又快又圆。她的手

一旋，擀面杖就转起来，面皮就像变戏法似的，从一
个小面团，变成圆圆的一片，边缘薄，中间厚。我凑
过去，想伸手捏一块面团玩，奶奶就用擀面杖轻轻
敲我的手背：“上一边去，等会儿让你吃个够。”我吐
吐舌头，乖乖蹲在灶火边添柴烧火。柴火噼啪作
响，灶膛里的火苗蹿得老高，映得我脸颊发烫。

蒸笼一层一层摞起来，杂面包子码得整整齐
齐，像一个个黑黝黝的小元宝。锅盖一盖，氤氲的
水蒸气就从锅沿缝里冒出来，带着面香和馅香，在
院子里飘来飘去。我守在灶台边，一步也不肯挪，
奶奶笑着说：“急啥，还得蒸白面馍呢！”

白面，也就是麦子面，是锁在柜子里的。平日
里，白面金贵得很，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拿出来一
点。奶奶小心翼翼地舀出白面，倒进盆里，用温水
和面。白面就是不一样，雪白雪白的，摸着滑溜溜
的，不像杂面那样剌手。白面馍的馅，是煮熟的豇
豆和红薯。豇豆煮得软烂，红薯蒸得香甜，掺和在
一起，黏黏糯糯，甜丝丝的。

白面馍蒸出来的时候，满院子都是甜香。笼屉
一掀开，热气腾腾，雪白的白面馍馍躺在笼布上，看
着就让人欢喜。杂面包子也出锅了，黑黢黢的，跟白

面馍摆在一起，黑的黑，白的白，像一幅朴素的画。
我早就等不及了，伸手就去抓。奶奶眼疾手

快，拍了一下我的手背：“烫！慢点！”她拿起一个
白面馍，吹了吹，递给我。我捧在手里，热乎乎的，
烫得我直换手。白面馍的皮雪白雪白的，摸着软
软的，带着一股麦香。我小心翼翼地掰开，里面的
豇豆红薯馅金黄油亮，甜丝丝的。

可我偏偏是个馋嘴又挑剔的孩子。我爱吃白
面馍的皮，不爱吃里面的馅。那甜甜的豇豆红薯，
在我看来，哪里有白面馍皮的麦香诱人？我偷偷
跑到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把馍里的馅抠出来，扔给
蹲在旁边的老黄狗。老黄狗吃得欢，尾巴摇得像
朵花。我呢，就捧着那光溜溜的白面馍皮，大口大
口地啃，麦香在嘴里散开，那滋味，比蜜还甜。

等到吃杂面包子就不一样了。那杂面的皮，
糙得很，咽下去的时候，喉咙都觉得剌得慌。可里
面的馅真是香啊：粉条吸饱了肉香，青菜带着清
爽，掺杂其间的肉膘子油汪汪的，咬一口，满嘴喷
香。我又犯了馋，拿起一个杂面包子，掰开，把那
黑糙的皮，偷偷扔进猪圈旁边的草垛里，专挑里面
的馅吃。粉条滑溜溜的，肉膘子香喷喷的，吃得我

满嘴都是油，心满意足。
可惜这样的小动作只瞒得了一时。那天我正

蹲在草垛边，把杂面包子的皮往草里塞，一抬头，看
见奶奶站在我身后，双手叉着腰，眉头皱着。我吓得
手一抖，包子皮掉在地上。奶奶没打我，也没骂我，
只是狠狠吵了我一顿。她的声音很高，带着气：“你
这败家的孩子！白面多金贵？杂面多不容易？你
倒好，皮扔了馅扔了，你知道这一口一口，都是我和
你爷爷从土里刨出来的吗？”

我低着头，不敢吭声。奶奶的声音软下来，叹
了口气：“白面馍的皮是好，可里面的馅也是我一
颗一颗挑的豇豆，一块一块蒸的红薯；杂面包子的
皮是糙，可那也是我一把一把磨的面，一瓢一瓢和
好的呀，你咋不知道珍惜呢？”我当时似懂非懂，只
知道自己闯了祸，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
上。奶奶看我哭了，语气变得更软了：“好了，乖孙
孙，别哭了，下次不许这样了。”我用力地点点头。

平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长大离开了老
家。在城里的超市里，我曾品尝过精致的奶油蛋
糕、松软的吐司面包，可再也没有品出过当年那白
面馍皮的麦香；我也吃过各种各样的包子，肉馅
的、素馅的、海鲜馅的，馅料比当年丰盛百倍，也终
没有吃出当年杂面包子馅里的那种独特香味。

仔细想想才明白：原来，那些当年被我偷偷扔
掉的杂面包子皮，那些被我抠出来喂狗的白面馍
馅，都是不寻常的吃食。那是物资匮乏的年月里，
奶奶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那是童年时光里，最朴
素也最温暖的滋味。

白面馍，黑包子，黑的是岁月的底色，白的是
日子的甜！


